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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

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为新时代文

艺创作指明了方向。就短篇小说而言，创作主体关

注中国社会变迁，把脉时代发展大势，反映政治经

济文化领域新气象、新样态、新格局。

主题创作审美更趋自觉

当代主旋律文学中革命历史叙事多为正面描

写，以革命斗争的现实主义描绘凸显历史叙事的

崇高与神圣，近十年间出现了一些变化。刘建东

《无法完成的画像》把带有神秘色彩的革命活动推

到幕后，通过革命家画师给逝去战友画像过程的

细腻描绘，展现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凛然气

度与丰功伟绩，言此意彼的叙事追求提升了主旋

律文学的品格。朱山坡《革命者》中“我”的伯父既

是革命者，也搞美术，甚至有些放浪形骸，但他信

仰坚定，为保守秘密而创作，显然溢出了传统的革

命者形象。迟子建《喝汤的声音》打量封尘历史的

海兰泡事件，但很少正面描写惨烈场面，而是借助

家族史的视角、喝汤的细节和“牙齿”的隐喻梳理

民族创伤史。张者《山前该有一棵树》写胡老师以

自身的历史传承和精神追求，通过生活化的教学

实践，塑造着无数幼小的灵魂。“疆二代”与胡老师

及“树”构成的审美认知系统，传达了胡老师和胡

杨树的生命价值。此类小说在艺术张力中实现了

信息密度的增量，以日常化与象征化兼容的艺术

表达深化了主旋律叙事。

随着城市化进程带来乡村新变，主体认知的重

塑成为农民书写的新动向。短篇小说越来越关注

乡村生态，且从文化主体层面去探究乡村社会命

题。田耳《金刚四拿》以游走于城乡之间的“归来

者”罗四拿找寻“金刚”的过程，试图对以往城乡二

元想象有所超越。罗四拿不为现代都市所接纳，回

乡后却能左右乡间的生死，缓解乡土的人伦危机。

作者既不批判城市文化，也无意为乡土文明代言，

而是从文化层面重估生命本体的价值，以生命本体

的价值考量实现了对乡土文化灵魂的重塑。同样，

汤成难《麦田望不到边》写苏北平原老农马永善与

黑团之间默契的日常，展示了农民与土地之间朴素

而深厚的情感。现代技术的介入，让老马当了一回

电影里的主角，作者以心理波动描写完成了农民主

体精神的重塑。

突进人物内心书写城乡变迁是主题创作的另

一流脉。蔡东《月光下》聚焦于因时间流逝而产生

的隔阂。刘亚和小姨李晓茹曾是亲如姐妹的两代

人，那种特殊的亲密随着时间流逝，却在多年后都

市重逢中不见踪影。岁月留下的是生分，是难以言

说的心结。这种关系嬗变的书写，是在前现代乡村

牧歌式的回溯性叙述中完成的。小说对情感疏远

的追问并非是为了批判都市的现代性，而是透出普

通人在都市生存的不易、无奈与艰辛。王占黑《去

大润发》、朱文颖《分夜钟》、朱辉《七层宝塔》、文珍

《咪咪花生》、张惠雯《玫瑰，玫瑰》、宋小词《小宴》、

黄咏梅《昙花现》、吴文君《虹》等作品都有内向化的

审美追求，力图在日常化叙事中揭开人物内心被遮

蔽的隐秘真相。如赵大河《浮生一日》等军事题材

作品，也从传统的正面战场描写转向主人公世俗日

常的叙述，在情感生活的透视中洞悉抗战英雄的内

心世界。

地方化书写的兴盛与异质性审美
的张扬

近年来，“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边地文

学”等引人关注的创作现象次第出现，这种命名超

出了纯粹的地理空间概念，而是基于政治经济文

化因素和自然地理因素的“合力”作用。邓一光、

吴君、盛可以、厚圃等作家的深圳书写特色鲜明，

记录了南方都市生活的各个侧面。南翔《伯爵猫》

写一个叫伯爵猫的书店即将歇业，举办了颇具仪

式感的聚会。作者借助陆工、铁粉老刀及读者的

忆旧视角引出故事，弥漫开来的是一幕幕南方生

活的场景。在惆怅而温馨的氛围中，作家、诗人、

电影导演在叙述中纷纷登场。小说通过都市一

隅，对南方日常中的人文气息给予地方化呈现。

双雪涛、班宇、郑执等“80后”作家抱着和父辈荣

辱与共的立场，以子辈视角讲述已成为“过去式”

的国企工人下岗故事，同时也有子辈的自我审

视。班宇《夜莺湖》就是“厂二代”集体经验的书

写，提炼出当代都市青年漂浮迷茫的时代情绪。

龚万莹《夜海皇帝鱼》《鲸路》等鼓浪屿题材小说，

以地道的闽南方言来打磨故事，以个性化鲜明的

叙事语言介入地方化写作实践。

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白色罕达犴》匠心独具

地以亡灵视角来讲述生态故事，展开关于草原文化

和自然生态的文学想象。兽医阿日坤与同伴到大

兴安岭打猎，不幸被困在大雪中，由于一只白色罕

达犴的引路而获救。可是同伴意欲捕获这只白犴，

结果使之遭受重创。阿日坤为了报恩，救活了白

犴。由于人类私欲膨胀无度，偷偷捕杀稀有动物，

最终阿日坤还是死于偷猎者手中，暗示了悲剧之因

不在“他者”，而在欲望的膨胀。作者基于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祈愿提出了人类自我重审的命题，有效

回应了生态文明议题。次仁罗布《望远镜》写一个

边疆少年放弃到城市寻梦的机会，而自愿留守边

疆。望远镜作为隐喻，是少年心事延伸的道具，承

载着家国与个体互动的情感逻辑。了一容《野菊

花》讲述了牧马少年伊斯哈格和少女阿依努尔之间

美丽而忧伤的爱情故事，人性揭示与草原民俗风情

描写交相辉映。

雅俗互动彰显短篇小说文体的兼
容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指出，优秀的文艺作品要“传得开、留得下，为人

民群众所喜爱”，这就在“怎么写”的问题上向创作

主体提出了新要求。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常常采用

俯视视角，没有贴着读者写，让人民喜闻乐见又不

乏艺术质地的作品不多。这种情况近十年来发生

了变化，不少作家在“怎么写”的问题上做出了诸多

探索，他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扎根基

层，尤其是受到网络文学以及自媒体影响，短篇小

说在通俗元素的融入中变得既好看又耐看，显示了

短篇小说的弹性空间以及文体优化的可能与趋势。

徐则臣《船越走越慢》以侦探外壳写世道人心，

写来自亡灵的涓涓暖流在主人公老鳖内心的激

荡。作者通过幻觉道出人物的内心密码：妻子以亡

灵的形式表达对儿子的牵挂。作者的意图与其说

是写辅警老鳖带队抓捕赌博团伙，不如说是以此来

侦探自我的内心，追问自我的灵魂。侦探元素在小

说中构筑着精神空间，盛放的是已逝母亲对儿子的

魂牵梦绕、老鳖对儿子的愧疚之心。叶昕昀《孔雀》

糅合了多种元素，初看起来如同类型小说，但细加

品味就能发现，作者把两个残疾人的爱情写得峰回

路转，其实意在探讨救赎的命题。

戏剧化的情节设置也成为激活短篇文体可读

性的重要因素。姚鄂梅《去海南吧》戏剧化地呈现

了闺蜜情谊的流变与波折。作者善于在意外的制

造中把小说写得峰回路转，主人公陈艺唠唠叨叨地

诉苦，让文颖产生陪闺蜜去旅行纯属救场的错觉。

用网络流行语来形容，陈艺的倾诉无异于“凡尔

赛”，文颖醒悟后断然拒绝闺蜜的邀请，然而陈艺在

旅行中陷入绝境时，文颖又义无反顾地施以救援。

闺蜜情谊所发生的戏剧性转折提升了文本的可读

性，是当代女性的心灵标本切片。陈世旭《小城故

事多》通过文化人的世俗生活片段展现了以老丁的

艺术型人格与周光荣的世俗型人格的对峙与反差，

以及由此造成的戏剧性效果。小说的魅力在于以

诙谐的语言解剖人心，显示了以“轻”击“重”的美学

风格。把戏剧化深入到人的灵魂，往往能把一个人

的内心世界写得跌宕起伏，成为故事性写作的另一

向度。付秀莹《花喜鹊》写农民工老陈意外捡到一

条项链，本想为儿子娶媳妇，但还是觉得有违道德，

想把项链还给女主人。于是，他在对与错、是与非

之间游移不定，甚至以花喜鹊的归来与否来决定是

否将项链归还给女主人。作者不断为主人公找寻

抉择的逻辑支撑点，写出了一个农民内心激荡起伏

的曲折过程。农民内心左冲右突的戏剧化演绎，很

容易让我们想起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丰富了当代

文学中的农民形象谱系。

短篇小说艺术探索意识不断强化

应当说，近十年短篇小说美学的主流是现实主

义，但创作主体所追求的并非传统的现实主义，而

是开放的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在新历史起点上的

多样拓展。部分作家把自己对时代的思考，寄托于

存在主义哲学思维和现代主义艺术表达，极大丰富

了现实主义美学形态。

现代审美与古典风格的兼容成为部分作家的

短篇艺术追求。东君《夜宴杂谈》没有清晰完整的

情节，小说由散碎的谈话拼贴而成，人性的本相在

碎片化的叙述中昭然若揭。乔叶《塔拉，塔拉》以散

文化的笔致开启叙述，在旅途见闻式的描绘中萃取

隐蔽在喧嚣中的人性标本。她的《煮饺子千万不能

破》几乎没有情节，而只有对话以及人物的意识流，

小说叙述流淌着有关食物的情绪与记忆，温润中见

人心。秉持这种叙事追求的作家还有南翔、蔡东、

草白等，他们在文体融合上都有自己的领悟和发

现。《上海文学》每年开辟“文本探索专号”，推出了

系列探索性文本，以媒介之力推动短篇文体在艺术

形式上探索意识的强化。

逼近自我的存在主义追问成为短篇探索的精

神指向，呼应着昆德拉的“存在”诗学。戴来《表态》

写主人公“我”在女友、前妻、老头的逼问下被迫表

态，而其实，“我”毫无选择空间。胁迫表态的心理

需求显示了现代人的自我认同危机。老人张贴寻

找自己的寻人启事，虽是企图让老伴迷途知返，但

显然也是现代人寻找自我的隐喻。晓苏《老婆上

树》吸收传统民间叙事资源，以诙谐的语言讲述了

女主人公上树后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因此落入一

种失重的境地。两次上树都是平衡状态的打破，把

主人公推向观察者和思考者的位置。邱华栋《河马

按摩师》以主人公高光永不停歇的寻找之旅把叙事

上升到存在主义之境。陈然《几何学》以两个意象

“井”与“镜”来隐喻人类在虚无的凝视中完成自我

的审视。小说的叙述穿梭在虚与实之间，从他者的

无法确认引向对自我身份的质疑。

从主题学上看，短篇创作“正向”思考不断强

化，“光明面”得到理直气壮的书写。作为对底层叙

事沉郁悲凉审美的反拨，人性的正向书写成为部分

作家的选择。哲贵《完美无瑕的生活》直面边缘群

体困境，以饱满的激情对世俗生活给予暖色调描

绘。单亲家庭是残缺的，不完美的，但父女之间那

种亲密关系，几乎可以完全覆盖那失去的母爱。随

着女孩的成长，生理和情感上出现父亲无法解决的

难题。但父亲借助养贵宾犬“奥巴马”消除了女儿

的孤独，让萧小荔疏导少女经期的恐惧。父亲与萧

小荔是否终成眷属，小说没有交代，却已不言自

明。哲贵的叙事给人希望，以温暖的调子重启了向

上向善的写作面向。弋舟《光明面》有着同样的思

考向度，四面楚歌的破产男子与积极进取的阳光女

孩，构成两种精神面向。在两颗心灵的碰撞下，男

主人公的情绪状态悄然发生从“阴暗面”向“光明

面”的位移。南翔《钟表匠》写两个都市独居老人的

日常交往，一次达成彼此的精神互补，终究收获了

珍贵的友情。

“题材热”是十年来短篇创作的重要特征，科学

幻想、返乡扶贫、乡村振兴等成为短篇小说写作者

主要聚焦的题材。《人民文学》2015年第7期推出三

篇科幻小说：刘宇昆《人在旅途》、陈楸帆《巴鳞》和

宝树《坠入黑暗》。他们把人性纳入宇宙星际与人

工智能所构成的科幻体系来进行观察和阐释。正

如新世纪以来以“向城求生”为主题的底层叙事那

样，随着时间推移，如今农民工返乡潮频频进入公

共视野，返乡题材小说成为中国城乡文化心理结构

变化的佐证。刘玉栋《回乡记》以返乡者视角发现，

城市的人情冷漠出现向着农村蔓延的态势。梁晓

声《哥俩好》、姚鄂梅《爸爸的妻子》、余一鸣《地下

室》、普玄《生命卡点》、郭文斌《如是我闻》等直面疫

情，讲述发生在非常时期的中国故事，既有赞歌也

有反思，是“在场化”写作的典型案例。李约热《喜

悦》、少一《月光紧追不舍》等小说真实反映了十年

来中国乡村的文化生态以及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面

貌，成为文学为时代立传的范本。从文学与时代的

关系看，新时代短篇创作担负社会历史使命，近距

离观察社会热点问题，表达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和

人文关怀。

从创作队伍来看，近十年来，有莫言、残雪、苏

童、麦家、叶兆言、毕飞宇、韩东等成熟作家不断推

出短篇新作，但中青年作家无疑是短篇小说创作的

主力军，写出了不少为人称道的佳作力作，为文坛

注入了生气与活力。同时，一批文学新人正在崛

起。三三《晚春》对女性剥掉滤镜后的深渊化逼视，

杨知寒《大寺终年无雪》对逃避与寻找中少女心态

的细腻把握，宥予《最好的运气》营造的“爱”与“骗”

同行的张力结构，皆以不同的审美气息确证了青年

作家良好的艺术感觉。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文学大省，江苏文学批评有着极为悠

久的历史传统。陈瘦竹、吴奔星、叶子铭、许志英、曾华鹏、陈辽、

范伯群、董健、叶橹、黄毓璜、丁帆、朱晓进、王尧、王彬彬、汪政、

丁晓原、季进、何平等一代代文学批评工作者承前启后，薪火相

传，为江苏文学批评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正是基于这种深

厚的文化底蕴，再加之省作协及宣传部门的着力培养，尤其是

“江苏首批青年批评拔尖人才”等项目的实施，让一批更年轻的

“80后”批评工作者走上前台。如此齐整的青年文学批评队伍，

不禁令人羡慕。

这批年轻的批评工作者有着良好的学术训练，或供职于高

校，从事现当代文学的教学科研工作；或身居作协系统，承担与

文学现场高度相关的行政和编辑事务。在工作之余，他们以不

同方式投身文学批评事业，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这

批有思想、有态度、有锐气、有实力的文学青年，不仅是江苏青年

批评的中坚力量，更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代表。大概正

是由于他们在性格禀赋、才情意愿和工作实际方面的不同，这批

年轻的批评者都显现出迥然相异的风格特点，由此也在青年创

作高度趋同的今天，极为难得地呈现出批评的丰富和多样。而

他们的诸种工作，也顺理成章地引起了我们关于江苏青年文学

批评原则、方法和可能性方面的深入思索。

沈杏培无疑是江苏青年批评家的翘楚，他将自己多年的研

究心得以“新时期小说的历史叙事”和“新世纪小说的现实书写”

的论题分别呈现，从他先后出版的《盛宴与废墟》《理性与抒情》

《镜与针——新世纪文学论稿》等专著中，不难领略他独具风格

的批评原则和方法。沈杏培一直牢记导师朱晓进教授提出的学

术中既要专注“堆堡垒”，又要适时“竖红旗”的建议。近年来，他

在“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实）叙事”方面“深耕细作”的基础上，不

断拓展新的研究课题，如“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强行关联指谬”、

灾难文学的叙事伦理，以及李洱小说中的“费边幽灵”等，都是他

孜孜以求地发出自己“独特声音”的标志性成果。

从高校转入作协工作的何同彬，显然有了更加靠近文学现

场的批评优势。这种工作的变动，对于一位极具现场感，以直言

不讳的批评“刺客”著称的青年批评者来说，其实再好不过了。

在回顾自己的批评工作时，何同彬曾笑言：“我不敢说自己是一

个杀手，但我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践行了我后来特别推崇的一种

批评，就是直言式批评。”所谓直言，即是说实话、说真话，这个说

起来容易的概念，在今天的批评界却是极为稀缺的素质。它既

要求批评者的胆识和锐气，更包含着不凡的见识和才情。不过

近年来，我们再难见到他严肃而锐利的文字了。从创作杂志到

批评期刊，工作的实际变动让他变得“沉默”了许多，用学生们调

侃他的话说，变得越来越“慈祥”了，这未必是一件坏事，反而意

味着一个更加成熟而审慎的“自我”的逐渐形成，带着体恤和温

度去对待每一个文本，去重新理解批评的价值和意义。

提到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李玮，我们大概都会惊异于她

从鲁迅研究转向网络文学研究后所取得的成就。对于依托“江

苏网络文学研究”课题的契机，一头扎进网络文学领域的李玮来

说，作为“Z时代”新思想、新思维、新生活产物的网络文学的蓬

勃想象力和创造力，显然是传统文学难以比拟的。事实上，她的

网络文学研究一直有一种立足江苏，放眼世界的眼界和胸怀。

如其所言，她开始接触网络文学是因为承接省社科课题，并编撰

《江苏新文学史·网络文学卷》。随着研究的深入，她越来越意识

到，中国网络文学正在用想象力和创造力搭建属于自己的元宇

宙，这“既是中国文学的第一现场，也是世界文学的中国故事”。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网络文学研究和批评就不仅仅是一项“纸上

的事业”，而且还能成为一种理性、专业，并具有参与性和对话性的“行业坐标”，其本身

恰恰是对大众情感、大众想象、大众经验的“情感性现实”的透彻研究和分析。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以诗歌研究和批评著称的李章斌。在“九叶”诗人研究方面，

他力图还原诗人的真实状态，从诗歌的语言策略与历史关联的角度为其定位，并力图进

行一些理论的“去魅”，由此试图挖掘这些诗人写作的“当下性”，而不仅仅把他们视作一

串文学“功德簿”上僵死的名字。无论是“九叶”诗人，还是新诗的“音乐性”，抑或当代诗

歌的语言与伦理问题，都是李章斌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对于热闹非凡的当下诗歌批

评，李章斌自有其坚守的原则。他时常引用奥登的名言，“批评拙劣的诗人，有害人

品”。如果去褒扬一个拙劣的诗人，就意味着扭曲自己的批评尺度，这显然是对个人品

质的巨大伤害。因此对于批评，他总是不断提醒自己，要努力做到“诚实”和“定力”，这

显然涉及批评层面更高的原则问题。

被何平称为“跨越边境者”或“越境批评家”的叶子，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出

身，她一直关注的是“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问题，所展开的文学批评视野也多与此相

关。事实上，这里的“越境”至少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跨越国境的研究者。叶子关注老

牌的英语文化刊物《纽约客》，研究这份美国中产阶级杂志所呈现的中国形象问题。这

无疑要求她有开放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文学嗅觉，从东西方文化之间看似无关紧要的

细节处发现至关重要的问题；其二是跨越学科边界的批评。在以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为

主力阵容的当下批评界，叶子跨越学科边界的批评身份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尽管只是

以书评和杂谈作为其文学批评的主要呈现方式，但作为安吉拉·卡特和玛格丽特·阿特

伍德的译者，叶子极为自谦地称之为“不确定性”的文学批评，其可能性其实不仅仅意味

着一种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她的文学趣味、敏锐的洞察力，以及语言的感染力，也是对

今天文学批评弥漫的“论文腔”的及时矫正。

大概是因为供职于江苏作协的原因，韩松刚会不由自主地将批评的对象聚焦在以

江苏为锚点的众多“江南作家”身上。如他在《词的黑暗》中所呈现的，无论是范小青、余

华、麦家、刘亮程、胡学文等当代重要作家，或是汤成难、孙频、郭爽、项静、三三等活跃的

女性写作者，他们都有着大体相似的地域身份。在《当代江南小说论》中，他别出心裁地

提出了“当代江南小说”概念，显然具有极为丰富的理论延展性。这既是在当代小说发

展史的框架下探讨特定地域作家作品的文学风格和美学追求的重要契机，又是以地域

文学研究为中心对整个江南文化的辐射和考察，显示出当代文学研究向相对宏阔的区

域视野和文化视野迈进的态势。他在“江南小说”的框架中，对地域文化之下的文学对

象展开多维度的考察，详尽分析其形成与发展，意义和局限，这既显现出他出色的理论

概括力，又彰显出相对敏锐的审美感受力，对于深化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也有着

重要的推动作用。

任教于苏州大学的臧晴同样有着极为鲜明的域外视野，她常年关注海外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及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问题，也时常参与当代女性文学与文化议题的讨论。

但臧晴的研究更侧重于问题探讨，而对作家作品的及时批评并不热衷。在她这里，即便

是对当下创作的及时跟踪，也力求将其放置在历史长河中进行参照比较。因此我们能

够非常明显地看到，臧晴的文学批评包含着清晰的“时间差”，她更习惯于理论和方法上

的审慎选择，更侧重围绕作品和现象的嘈杂声音沉淀之后的“再解读”。这类更加学院

化的、“慢半拍”的“勘探”工作，无疑有着令批评落入“小心求证”境地的“危险”，也与何

同彬所期待的“锐利”和“直言”大相径庭。然而，追溯源头，返回现场，终究是我们探索

文学现象内部脉络与文化语境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更加透彻的研究与批评的重要前

提。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方能发现臧晴批评工作的意义所在。

在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之外，年轻的刘阳扬更加关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与批评，

将更多的精力倾注到近些年来蔚为壮观的科幻文学研究上。在她看来，科幻文学不但

具有光怪陆离的未来想象，还具有深刻严肃的现实指向，不仅包含对于当下社会的深切

体会，也能发现极为微妙的“后人类”景观。在专著《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

研究》中，刘阳扬既能深度介入文学现场，“进驻”作为亚文化圈层的科幻世界，同时又能

严肃回应五四新文学以来就不断回响

的所谓知识分子叙事的重要议题，由此

体现出将新潮的科幻小说纳入经典文

学史研究序列的勇气和魄力。这当然

也体现出她一直倡导的，将史料梳理和

文本批评、“学科化”与“现场感”有机融

合的批评方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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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苏军文学苏军””新观察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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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十年短篇小说创作新变与发展态势新时代十年短篇小说创作新变与发展态势
□□王王 迅迅

新时代十年来新时代十年来，，短篇小说创作鲜明体现了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创作特短篇小说创作鲜明体现了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创作特

征征，，主题创作审美更趋自觉主题创作审美更趋自觉，，城乡社会变迁的书写突进人物内心城乡社会变迁的书写突进人物内心，，地方化写地方化写

作浪潮此起彼伏作浪潮此起彼伏，，凸显异质性审美风貌凸显异质性审美风貌，，通俗元素介入文本也激发了短篇通俗元素介入文本也激发了短篇

小说的文体活力小说的文体活力


